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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跟着舞蹈

游云南》一书，从一个新视角创建了涉

及全省十六个州（市）的文化地理学研

究架构，该书由舞蹈艺术家和旅游学者

联手撰写，以跨学科合作的形式对云南

多种民族民间舞蹈包含的文化含义作

了深入剖析并加以系统论述，全书探究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向文旅产业转型的

发展道路，并用实例展现文化传承的新

方式，序言里刀美兰把这本书视为打开

神秘云南的一把文化钥匙，体现出当下

语境中的民族文化复兴战略视野和社

会价值。

本书把学术研究同视觉呈现结合

起来，很好地体现了田野调查里的文化

内涵，王永德在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工作

期间，花费数年时间去云南百县乡村做

实地考察，在条件比较艰苦的边远地区

系统地记下了各种传统民俗舞蹈表演

形式，对舞蹈动作的技术细节作了细

致的解释，把这些内容放在节日庆典、

服饰变化、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背景

当中加以分析和解读，“哦默达”祭祀

舞是纳西族颇具特色的宗教仪式舞蹈

之一，它起源于丽江山区，舞者所用法

器图案跟当地民居雕刻风格相同，重

视民族文化生态的研究方法打破了艺

术学界单纯从一个角度开展研究的传统模

式，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视角

来认识一个民族的生活实践。

王永德、王金雨父女交叉合作，为本研

究带来了一个独到的双重视角，父亲有着

丰富的舞蹈实践经历，女儿掌握着系统的

旅游管理理论体系，二者相互融合便产生

了“舞蹈旅游学”的雏形，并且在实践中得

到了验证。拿大理白族霸王鞭舞来说，解

析彩绳里蕴含的二十四节气农耕智慧，设

计三月街民俗节庆下的沉浸式体验方案；

在研究红河哈尼族铓鼓舞的时候，着重分

析了铜鼓纹饰里的太阳崇拜内涵，据此

制定了与梯田种植周期相符的文化展演

计划，“艺术+旅游”协同创新模式扩大了

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让其实用价值得以

实现。

刀美兰在序言中提出的“坚守”精神贯

穿全文，王永德在全球化数字时代背景之

下，用传统纸笔方式记录下即将消失的传

统舞蹈技艺。作者完整展现的二十多

个少数民族舞种当中，有三分之一以

上的民族舞蹈被列入国家或省级非遗

保护名录，怒江独龙族剽牛舞的记谱

最具代表性，它只是存在于仪式中的

文化艺术表演，且因传承人年龄较大，

随时都有失传的可能，通过动作轨迹

的图解配合录音记录的方式保存下

来，在以后的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

价值，是研究者对保护民族文化多样

性、完成历史使命以及对民族文化怀

有深厚情感的体现。

本书出版的时间点正处在旅游业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游客不再满足于

简单的观光游览，而是追求更深层次的

文化体验，作者提出的“舞蹈主题游”设

计思路有其独特之处，把彝族烟盒舞、

傣族象脚鼓舞这类地方特色艺术表现

形式融入石林彝乡、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等自然风光游览，这算是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的一种崭新尝试。在全球化的大

环境下，少数民族舞蹈面临着舞台化、

符号化甚至异质化的危机，所以作者提

出的方法很有远见，既要有系统的静态

保护手段，比如设立“舞蹈生态保护

区”，又要不断寻找新的动态传承方式，

像开发“非遗研学旅行”项目之类。

这本书把舞蹈艺术带入了自然生态、历

史传承与文化精神相融合的层面当中，体

现着云南少数民族舞蹈的生命力，作者说

“每一场舞蹈都是生命的礼赞，每一次旅行

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文旅融合的价值在

于用舞蹈艺术重新建立人与环境的情感联

系，并推动文化传播更进一步，《跟着舞蹈

游云南》探索的这条由艺术实践带动文化

交流的新路子，或许能给读者带来更多具

有多元性、人文关怀的风景。

秋意浓浓，菜市场随处可见葡萄的身

影，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气息，只见一串串

葡萄，色如翡翠，艳如玛瑙，让人不由得沉

醉其中。

葡萄，又称“蒲陶”、“蒲萄”、“葡桃”等，

素有“水果之王”的美誉。我国最早有关葡

萄的记载见于《诗经》。《诗·周南·蓼木》中

有：“南有蓼木，葛藟累之”，葛藟这种植物，

就是一种野葡萄。儒家经典《周礼》记载：

“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

物，以时敛而藏之。”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

玄注：“果，枣李之属。蓏，瓜瓠之属。珍

异，蒲桃、枇杷之属。”可见，在距今约 3000

年前的周朝，葡萄已经是皇室的珍异水果。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将葡萄栽种

和葡萄酒生产技术引入中国。《史记·大宛

列传》中记载：“汉使（指张骞）取其实来，于

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我国庭院种植葡萄的历史，可追溯至

汉、魏时期。三国魏钟会在《蒲桃赋并序》

中写道：“余植蒲桃于堂前，嘉而赋之。”到

唐宋时期，庭院栽培葡萄开始普遍。如唐

代诗人韩愈《题张十一旅舍三咏·葡萄》中

有：“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

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北宋

词人周邦彦的《渔家傲》：“灰暖香融销永

昼，蒲萄上架春藤秀。”

历史上最爱葡萄的人，非魏文帝曹丕莫

属。他曾诏告群臣，大力赞赏葡萄：“中国

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

尚有馀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

饴，脆而不梳，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

解渴。”

葡萄也是文人赠送的佳品，大文豪苏轼

《谢张太原送蒲桃》中有：“冷官门户日萧

条，亲旧音书半寂寥。惟有太原张县令，年

年专遣送蒲桃”。在苏轼人生低谷时，亲人

旧友联系甚少，只有张太原年年专门送蒲

桃，这让苏轼感受到一丝安慰。

唐代诗人王翰《凉州词》提到“葡萄美酒

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

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作者用葡萄酒、夜光

杯和欢快急促的琵琶旋律渲染出征前盛大

的酒筵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战士

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旷达、奔放的感情表

现得淋漓尽致。可见，葡萄酒是古人非常

喜爱的美酒。

宋代诗人杨万里写下一首非常风趣的

《蒲桃乾》：“凉州博酒不胜痴，银海乘槎领

得归。玉骨瘦将无一把，向来马乳太轻

肥。”诗人用“玉骨瘦将无一把”描写干瘪的

葡萄干，又将其与新鲜葡萄对比，让人忍俊

不禁。

对画葡萄最为痴迷的当数宋末元初画

家温日观。他专画葡萄，风格自成一家，有

“温葡萄”之称。元代邓文原在《题温日观

葡萄》中这样写道：“满筐圆实骊珠滑，入

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园知此味，露华应

不乞金盘。”诗人先写葡萄的形态、色泽、

香味，又借用“金盘仙露”的典故，来形容

画中葡萄的美味，巧妙地赞颂了温日观的

画艺高超。

葡萄还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历代医学著

作均有论述。《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葡萄“主

筋骨湿痹，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饥，

忍风寒。久食，轻身不老延年。可作酒。”

又是一年葡萄熟，我品着美味的葡萄，

跟着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们一起品味葡萄

里的诗情画意，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前两年读《唐诗三百首》，是把韩愈的诗

跳过去的，佶屈聱牙不说，还相当长，望而

生畏。等囫囵吞枣把整本书粗略地过了一

遍，就抛到一边去了，心把书扔了，书倒还

一直安静地待在随身携带的包中。

一天，站在路边一棵柳树下等家人，正

是午后，骄阳似火，蝉声如沸，树叶像石化

了般，一动不动，没有一丝丝风。到处都闷

闷的，像拉紧了的弦，让人无缘无故就焦躁

烦闷。手机也快没电了，自然不能看手机

打发等人的无聊光阴。左右一瞥间，突然

有光一闪，包里有书呀！

欢喜犹如清风，送来一阵清凉。从包里

翻出《唐诗三百首》，想到古人所言“旧书不

厌百回读”及“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一时

间更有了好兴致。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

说，再不好打发的时光，一卷在手，也能变

得有意思起来。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认认真真读起

了韩愈的诗，是那首《山石》，一首七言古

诗，内容是山水游记，韩愈写他游览山中寺

庙的见闻，从黄昏到寺所见到夜晚入住感

受，及至天明离去，感受细腻，景致清幽，诗

意盎然。沉浸在诗句中，仿佛自己也跟着

古人的脚步来到树木葱郁的山中游玩一

趟，好不惬意。

尤为喜欢的是这两句：“升堂坐阶新雨

足，芭蕉叶大栀子肥。”这是白描的写法，就

是把眼前看到的景致如实写下来，可我却

在这两句风物描写中读出了一份生命的哲

思，一种昂扬开阔的人生态度。

且看诗句中言，刚下过一场雨，雨水也

是水，上善若水，一场好雨让万物焕然一

新，人的心情也明亮起来。“新雨足”三个字

让人宛若闻到了雨后清新的气息，到处温

润润的，枝叶上挂着清凉晶莹的雨珠。雨

后的芭蕉叶青翠硕大，摇漾着清雅淡泊的

风致，却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在流动，是汤

汤的一脉碧水，奔流不息。栀子花这时候

也开得正好，洁白的花朵明丽，雨后更是自

有一番清新灵动。

“芭蕉叶大栀子肥。”平平淡淡的字句

里，却铺展开一幅赏心悦目的风景。芭蕉

叶在草木里，算得上阔大的。栀子花在花

木里，也称得上硕大的。这是它们的相似

之处。大自然把它们放到一起，放到万物

茂盛的夏季，一定有奇妙的深意吧，即便在

我们寻常人的眼中，它们也不别扭违和，竟

是十分相宜的。

芭蕉和栀子，自古以来，都是文人笔下

常见的。八大山人画过一幅《芭蕉栀子花》

的水墨，张大千有《芭蕉栀子花》扇面，《芭

蕉栀子图》立轴，杨万里有诗言“芭蕉分绿

与窗纱”，张祜写“一庭栀子香”……芭蕉

和栀子不仅在大自然里蓊蓊郁郁地生长

着，盛开着，更在文人雅士的笔下，在泛黄

的书卷里，在古老诗意的时光里，在世世

代代人的心间，一直茂盛生长，明丽盛开，

芳香弥漫。

画画也好，写文章诗词也好，都蕴含着

执笔者的深深情思，逶迤婉转的心愿。他

们画的写的是山，是水，是花，是叶，是草，

是石，是鸟……更是自己的一番心事。

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横亘天际的银

河把天空分成两半。牵牛星在河东，织女

星在河西，隔河相望，一年里只有这一夜，

传说中喜鹊会飞来搭成桥，让他们渡过银

河相见。

古人观星授时，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间

的生活对应起来，于是，星星有了名字，有

了故事，有了情感。从星象崇拜到汉代乞

巧习俗，再到唐宋诗词里的吟咏，七夕就这

样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走进了中国人的

情感世界。

翻开那些写七夕的诗词，你会发现古

人笔下的七夕远不止浪漫二字。有离别的

愁，有相聚的喜，有游子的思乡，有宫女的

幽怨，有对爱情的叩问，也有对人生的

感慨。

在反映西周人民生活的《诗经·小雅·

大东》里，牵牛和织女的名字就已经出现

了，那时候它们还只是天上的两颗星。到

了汉代，故事渐渐丰满起来。《古诗十九

首》里有一首《迢迢牵牛星》，把两颗星写成

了一对被银河隔开的有情人。“纤纤擢素

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

雨。”织女坐在织布机旁，手不停地动，却一

天也织不成一匹布，眼泪像雨一样往下掉。

这首诗写得极美，也极痛，把牛郎织女的故

事从星象传说拉到了人间情感的深处，是

世间无数被迫分离的夫妻的写照。

汉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乞巧

习俗的出现。织女是天上织布的仙女，七

夕也成了女孩子们向织女祈求心灵手巧的

节日。唐代有个叫林杰的小孩，六岁的时候写了一首《乞巧》：“七

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

条。”短短四句，把七夕夜晚的热闹劲儿写得活灵活现。家家户户

的女孩子都在对着月亮穿针，红线用了一根又一根。

唐代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

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美得像一幅画。

秋夜里，白色的蜡烛映着画屏，一个宫女拿着小扇子扑萤火虫。夜

色深了，台阶凉得像水一样，她坐在那里，抬头看着牵牛星和织女

星。整首诗没有一句直接抒情，但那种孤寂、那种渴望、那种对爱

情的向往，全在画面里了。

唐代白居易也写过七夕，他的《七夕》是这样的：“烟霄微月澹

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一弯

残月挂在天上，银河的秋天，千百年都是一样的。牛郎织女的欢聚

和离别，每年都集中在这一夜。白居易的诗很平实，但很有分量，

欢情和离恨都在这一夜里了。

白居易还在《长恨歌》里写了七夕：“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

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唐玄宗和杨贵妃

在七夕的长生殿里，对着牛郎织女发誓，愿世世为夫妻。这个场景

流传很广，把七夕和爱情誓言紧紧绑在了一起。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七夕的誓言有多美，后来的悲剧就有多痛。

唐代李商隐的七夕诗，又是另一种味道。他的《七夕》写道：

“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

一度来。”前两句写天上的情景，织女坐着鸾扇凤车，渡过星桥来见

牛郎。后两句笔锋一转，说如果能把人世间那些永无归期的别离，

换成这样一年一次的相见，该多好啊。

唐代孟浩然的《他乡七夕》，写的是游子的心情：“他乡逢七夕，

旅馆益羁愁。不见穿针妇，空怀故国楼。绪风初减热，新月始临

秋。谁忍窥河汉，迢迢问斗牛。”在外地过七夕，住在旅馆里，愁绪

更浓了。看不到家里妻子穿针乞巧的样子，只能空空地想念家乡。

秋风带走了暑热，一弯新月宣告秋天的到来。谁忍心去看那银河

呢？远远地望着牵牛星，心里全是思念。

唐代的七夕诗还有很多。崔颢写过长安城里的七夕，罗隐写

过姑娘们乞巧的场景，李贺的七夕诗带着他特有的奇诡风格。每

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七夕，每个七夕都有不同的面孔。但有一点是共

同的，那就是唐代的七夕诗，气象是开阔的，情感是真挚的，就像那个

时代本身一样。

宋代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

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

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

词几乎人人都知道，成了七夕的代名词。秦观写七夕，没有停留在离

别之苦上，而是翻出了新意。他说，只要两个人的感情够深够久，

又何必天天在一起呢？把七夕的境界拉高了。

在秦观之前，写七夕的诗词大多是悲伤的，是离愁别恨。秦观

不一样，他说离别不算什么，只要感情真，距离不是问题。这种豁

达的爱情观，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也很有力量。它告诉人们，爱情

的质量比朝夕相处更重要。直到今天，这句话还被无数人引用，给

异地恋的人们带去安慰和勇气。

宋代李清照的《行香子·七夕》又是另一种风格：“草际鸣蛩，惊

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

槎去，不相逢。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

女，莫是离中。”李清照写的是自己的离愁。她和丈夫赵明诚感情

很好，但丈夫经常在外做官，夫妻两地分居。七夕这天，她看着天

上的牛郎织女，想到自己的处境，心里满是愁绪。

宋代范成大也写过一首《鹊桥仙·七夕》：“双星良夜，耕慵织

懒，应被群仙相妒。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相逢草

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

去。”范成大的角度很特别。他说，牛郎织女一年才见一次面，见面

的时间那么短，新的欢乐还抵不上旧的愁绪多，见了面反而又添了

新的愁。这样的写法，和秦观正好相反。秦观说两情久长不在朝

暮，范成大说见了还不如不见，因为只会更痛苦。

宋代苏轼的七夕词，又不一样了。他的《鹊桥仙·七夕》是这样

的：“缑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騃女。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

谢、时人欲去。客槎曾犯，银河微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

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苏轼不愧是苏轼，连七夕都能写得这么

飘逸。他说，咱们不要学那些痴男怨女，来看看王子乔乘鹤成仙的

故事吧。他把七夕和神仙传说结合起来，写得超尘脱俗，有一种飘

然出世的感觉。七夕在苏轼这里，不只是爱情的节日，更是人生感

慨的寄托。

宋代的七夕词还有很多。欧阳修写过，晏几道写过，朱淑真写

过，吴文英写过。每个词人都有自己的七夕，有的豁达，有的缠绵，

有的悲苦，有的飘逸。但总体来说，宋代的七夕词比唐代更深沉，

更注重内心的感受，也更有哲学意味。

天上有星河，有鹊桥，有牛郎织女的传说。人间有穿针，有乞

巧，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千年前的诗人写过的离愁别绪，今天的

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千年前的人们向往的真挚爱情，今天的我们

依然在追求。

葡萄诗话
王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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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纸面的云南：当孔雀舞遇见烟盒舞
——评《跟着舞蹈游云南》的非遗情怀

闫相达

芭蕉叶大栀子肥
耿艳菊

《跟着舞蹈游云南》。（资料图）

芭蕉叶大栀子肥芭蕉叶大栀子肥。（。（AIAI 生成生成））


